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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年两次考核未过，高校副教授亲历“非升即走”。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孟凌霄 孙滔

每天早上醒来时，马梅都有种失重感——太轻松了，似乎少了点什么。

她已经从高校离职一年了，仍然会梦见“非升即走”7年考核期的日子：她正在去学校监考的路
上，遇到意外事故，要迟到了，急得要死。梦里的她只想着，监考迟到是二级教学事故，会影响
年度考核。

作为曾经的心理学副教授，马梅知道这是创伤性应激障碍的典型症状。在“非升即走”前，她最
大的噩梦是高考迟到。

2016年，马梅入职南方某高校（下称Z大学）的心理学院。7年考核期间，她拿到160万元的人才
计划和270万+150万研究经费，指导了8名硕士生，获得过全校前6%的教学评价，发表了领域内
的顶刊论文，但最终因没有拿到国家基金面上项目而未能通过“非升即走”考核。

近日，马梅向《中国科学报》讲述了自己“非升即走”的故事。

3年考核，黄牌警告 回想起来，“非升即走”的雷从入职起就埋下了。 2015年9月，正在 香港大
学做博士后的马梅开始和Z大学的心理学院接洽。这是一所新建立的学院，正在从世界各地引进
人才。当时的 院长看中马梅发展心理学的背景和发表成果，极力邀请她加盟。在这之前，她从
北京大学硕士毕业后去做了3年新华社记者，然后才去中国
科学院读了与德国联合培养的心理学博士。 但签合同的日子一拖再拖。马梅后来才获悉，Z大学
正在进行人事改革，2016年后新入职的教师都没有编制。作为补偿，这批新入职的教师的工资待
遇都上了一个台阶。 2016年秋季入职几个月后，一天，马梅接到人事部门通知，要签署一份3年
考核期的“工作任务书”。 这份“工作任务书”详细规定了3年期考核的论文数量、国家项目级
别，尤其是2016年后入职的副教授要每3年拿到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或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
。如果考核期结束，未达到考核要求，将从副教授降为助理教授，且职称和待遇均降。 马梅觉
得不太公平，因为与学校签署入职协议时，并未谈及要签署“工作任务书”。但人事部门告诉他
们，这是统一模板，大家都这样签。 当时，马梅对自己的科研能力很有信心，对考核期结束后
升正教授抱有很大希望。加之同年度入职的助理教授、副教授都没有提出异议，她便也在任务书
上签下了名字。 入职3年后，马梅迎来了第一次考核。 她3年间没有申请到面上项目，只有一个
入职前拿的青基项目，但无法纳入考核。马梅本来以为，按照往年的考核制度来看，多发的两篇
SSCI论文可以替代一个国家基金项目。 但人事部门拿出了那份3年前的“工作任务书”。按照“
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规定，马梅得到了一张“黄牌”，要从副教授降为助理教授。 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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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的第一反应是，“这是一种变相的侮辱”，太不尊重人了。她决定离职，并告诉院领导，“我
马上就走”。 学院想留下她，便去跟校长反映情况。当年学校像马梅这样没有拿到国家项目的
预聘—长聘制教师有很多，校长后来请各个院长开会，逐个说明情况。

在学院的争取下，马梅没有被降为助理教授，并续签了合同。

申请“面上”，陷入死循环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申请面上项目成了马梅的第一目标。 每年寒假
到次年3月，都是国家基金的申请季，也是马梅最焦虑的时刻。当年申请“青基”项目时，她一
投即中，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她轮流申请，连续7年颗粒无收。
拿不到项目的原因，马梅总结为没有“追热点”，且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两头靠不上。 在马梅
所在的心理学领域，近年来的热门方向是脑科学研究。有经验的基金委评审专家告诉她，国内的
心理学研究存在着鄙视链。只有做脑神经研究，才算是硬科学，“不写脑神经，绝对中不了”。
但马梅的研究方向是家庭和儿童早期发展，研究儿童从出生到学前期心理发生发展的特点和受家
庭教养方式影响的规律。这类研究并不适合用脑神经的方法，且耗时长、产出慢，在激烈的量化
考核竞争中处于绝对劣势。 自2016年入职以来，马梅就启动了一项长达6年的追踪研究。她在妇
产科医院开始招募胎儿期的受试家庭，追踪初生婴儿到学龄前的生长阶段。这意味着，她要在至
少两年的追踪观察后才能完成第一批数据收集，然后才能分析数据、发表论文。 “如果不能迅
速发文章，等待你的就是被淘汰的命运。”马梅说，如果要竞争发文章速度，儿童早期行为观察
研究“绝对是最慢的一条路”。 事实上，研究方向和成果也同样会影响项目申请。 马梅注意到
，有几位发展心理学的同行都选择了改变研究方向，转向更容易出成果和拿项目的方向。调整的
模式都很一致：“抓二十几个大学生，核磁共振成像仪‘哔哔’扫描完，然后分析数据、发论文
。” 但她不理解的是——脑科学真的能回答所有问题吗？父母怎么让孩子有更好的情绪调控能
力？自闭症儿童如何通过家庭干预改善症状？在马梅看来，许多儿童的心理发展问题，并不是一
个高科技机器生产的数据能回答的。 起初，马梅选择坚持自己的研究方法，但在申请国自然面
上项目时，评选人认为研究“太软”，没有所谓的脑成像研究。 问题是，在马梅所关注的儿童
发展心理学中，受试者通常年龄很小，很难在哔哔作响的核磁共振成像仪中躺10分钟，让研究人
员做脑成像研究。这在世界范围内也少有先例。 几年的失利后，马梅“被逼得没办法”，把儿
童的大脑近红外成像写进研究方法，但依然没有通过评审。评委给出的理由是“申请者尚未实践
过这种方法”。 申请国自然无果，马梅也尝试申请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但评审认为她的研究
“太硬”，常规社科研究通常不采用马梅所提交的实验方法。

“只能陷入死循环。”马梅总结道。

没有“面上”，99%都升不了 面上项目成了最大的阻力，这是7年前入职时的马梅没有想到的。 
“老东家”待自己不薄。入职时，学校许诺了160万元人才计划，已在5年内发放完毕。加上2016
年后学校大幅提升了新教师的工资薪金，自己“税前差不多年薪百万”。2021年，马梅在所在城
市买了房子，这也得益于这几年的高薪。 相比马梅高达270万的科研启动经费，面上项目的研究
资金只有20万～30万左右。马梅说，“拿面上项目根本不是为了研究经费，它已经变成一种资源
、一种证明”。 每年，学院至少十几位教授副教授申请面上项目，但在过去7年里，身边只有两
位非升即走的副教授申请成功，且都是做脑成像研究的。马梅透露，有成功的“非升即走”同行
分享经验——副教授与大佬教授“分工合作”，一人负责交际、搞资源、拿项目；另一人负责干
活，为对方挂名，最终留了下来。 面上项目的功能在部分高校的评价体系中被扭曲了。马梅介
绍，在欧美和中国香港，即使是助理教授也能直接招收博士生；但在中国内地的一些高校，没有
面上项目，即使是副教授，也不能升级为博士生导师，不能招收博士生。而硕士生学制短研究能
力尚待培养，不足以支撑起深层研究。 2022年，马梅迎来“非升即走”的最后一轮关卡。 摆在
她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申请评选正教授，如果无法晋升就只能离开；二是申请转成长聘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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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但在下一轮申请教授的考核中，只计算此后积累的成果，本次考核期内的学术业绩将全部
“清零”不被计入考核。 “这太不公平了。”马梅说，自己已经做了7年副教授，如果成果清零
从头积累业绩，从副教授“一年级”做起，就等于“上完高中，再从高一重新复读，抹杀了我这
几年的努力”。而对于最终无法避免的“拿国家面上项目”的任务，她已经完全失去了信心，“
感觉永远都拿不到”。 她知道有同事选择转为长聘副教授。因为在日益增长的就业压力下，高
校老师离职不一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马梅选择申请长聘教授答辩，她认为自己的各方面成果
都拿得出手，虽然没有面上项目，但手握几百万经费的省市级项目，还发过包括领域内顶刊在内
的10余篇SSCI。 在教学方面，马梅也不逊色。她在教学评价中的最好成绩是全校前6%。学生期
末的匿名评价中，有许多学生评价她“讲课很生动”“专业知识和实际结合”“本学期专业课里
最最最最好的老师”等等。实际上，直到离职一年后的教师节，马梅还会陆续收到以前学生的祝
福。 在“非升即走”的正式答辩前，马梅想，“万一通过了，就留下来”。 但她也知道，没有
面上项目就是“最大的硬伤”。在马梅所在的学院，众所周知的申请升教授的考核潜规则是，手
里没有面上项目的，99%的答辩者都升不了，讲得再好，PPT做得再好都没用。
答辩后没多久，马梅微信上收到了人事部门的消息，自己没有通过答辩。
这一次，没有院领导来为她申辩。入职7年中，心理学院院长已经换了两任。

2023年7月1日，马梅正式离职。

新的起点 离职后，马梅体验到了“无职一身轻”的从容。 她去海边听了场重金属音乐会，在全
场摇摆嘶吼的几个小时里，她暂时逃离了不得不思考的去向问题。 在她看来，大学教授看似一
份体面、有社会地位的工作，但常年只做学术训练的科研工作者没有其他谋生技能，不一定能迅
速找到出路。 和马梅同期入职经历“非升即走”的同事们陆续离开的不少。在离开Z大学后，绝
大多数选择去了有编制的地方院校，甚至是职业院校。马梅听到前同事们反馈说，这些单位虽然
平台稍低、工资待遇普通，但胜在稳定，幸福指数也会提高。
也有少数同事去了海外高校，或者进入企业工作。
这一次，马梅没有和同事们作出同样的选择，她决定换一条赛道——暂时回归学生身份。 她在
美国东海岸某高校，读起了心理咨询专业硕士。她说，读硕士并不是为了拿学位，毕竟她早已取
得博士学位，目的在于积攒当地的培训学时，以便拿到心理医师执照。 学业安排得很满，每周
有三天在医院工作，两天在学校培训学习。今年上半年在自闭症住院机构实习时，马梅的工作是
帮助患儿们规范行为问题，以及表达和调节情绪。下半年她开始做家庭治疗，通过每周两次去客
户家里进行家庭系统干预，改善孩子们的心理和行为问题。 她很享受帮助孩子们、看着孩子们
一点点进步的感觉。相比之前在高校，即使论文发了领域内最好的期刊，但并没多少人读，也没
看到对世界产生多少影响。马梅说她是一个希望“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理想主义者。
在工作间隙，“非升即走”的那段日子还是会在脑海闪回。 最初被引进时，自己和同事都是“
比较骄傲的人”，但经过惶惶不可终日、随时可能被赶走的六七年，大家已经“失去尊严”，自
我感觉变得很差、很糟糕。 后来马梅才知道，这是一种慢性应激障碍症状。人的自我疏导能力
是有限的，在长期应激的状态下，人不能意识到自己生活在紧张的环境里。即使离职之后，她的
应激症状还延续了近一年。
在离职后她渐渐意识到，在“非升即走”的压力下，许多科研工作者很容易陷入“publish or peris
h”（不发表，就毁灭）的困境。在学校时，马梅晚上11点离开办公室时，别人办公室的灯还是
亮着的。 内卷只是最基本的。部分科研工作者为应对考核，只读对发表有帮助的本领域文献，
被迫放弃纵向深入研究；部分科研工作者为了发文章、拿项目，把时间精力花在搞关系、走门路
上，甚至不惜数据造假。 也是在离职后，马梅才发现自己真正产生了“对知识的渴望”。她说
，这一年读的书、过去一年的自我蜕变，相当于过去在学术圈十年的积累。 明年5月，马梅将成
为一名相当于住院医师的心理医师（执照前），再经过两年的训练，就可以拿到执照自己开心理
诊所了。 文中马梅为化名 文中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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